竹书《周易》彩色符号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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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竹书《周易》中存在两个文本，其彩色符号是两类八种，这对于我们认识先秦《周易》的原始面貌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研究先秦《周易》彩色符号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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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周易》的发现和公布在中国易学研究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其中一组前所未见的易学符号，为我们认识先秦易学的原始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这些符号既不见于传世典籍，也不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和阜阳汉简《周易》，诚如濮茅左先生所言，其形式和内涵有着特殊的意义，为我们认识、研究先秦易学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课题。(第133页)[1]

这些符号濮茅左先生在《释文考释》的《说明》部分中认为由三种符号单独或组合表示，并兼以红、黑两色，其形式共有六种（第134页）[1]。李尚信先生以为有七类，怀疑颐卦的首符很可能是红色的“■”中叠以黑色的小“■”，而其尾符亦可能是这个符号，只是其红色的大“■”已色褪（第25页）[2]。按，所疑颐卦首符甚是，此外尚有解卦首符与此同类，但疑颐卦尾符亦属此类则可商。又将咸卦的尾符，恒卦、遁卦、暌卦的首符和尾符等七个符号与革卦、艮卦、渐卦、旅卦的首符，丰卦、小过卦的尾符等五个符号同归一类，不确。前七个符号与后五个符号虽然同以黑半框套以红块，但二者有明显区别，前者黑半框粗重，且红块填实黑半框内的空白；后者的黑半框则较细，其红块也较小，且居框内的空白中部。其实竹书《周易》符号只有两种基本类型，即“■、匚”，兼以红、黑两色，单独或组合表示，共有八种类型，为印刷和称引方便，依其在楚简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描述如下：

A    红块

B    黑块

C    黑半框

D    红块上置小黑块

E    黑半框内红块填实

F    红半框内置小黑块

G    黑半框内置小红块

H    红块上置小黑半框

这些符号在简文中的位置、分类及其所蕴涵的意义，濮茅左先生在《释文考释》的《附录二：关于符号的说明》（下文简称《符号说明》）中已有详细的研究（第251-260页）[1]。并认为竹书符号只出现在两个位置，即首简卦名之下，及末简末字下，每卦只有两个符号，所言甚是。《符号说明》指出，符号对卦名的分类可以分为两类，即首符、尾符同类和首符、尾符异类。又认为同卦同类符号是其常，而且相反卦符号同类。对于首符、尾符异类的现象认为有两种原因：一是需要增益新的概念，二是需要体现承上启下的接读关系，也就是类序的排列示意。而且“匚”是竹书《周易》上、下部分的分界符号。

在探讨竹书《周易》符号的运用和意义之前，有必要对竹书《周易》的文本作一简要的说明。竹书《周易》共五十八简，涉及今本三十四卦内容，学者多从文字、文献的角度对简文进行研究而忽略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现存的五十八支简中包含有迥然不同的两种书体，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证实，一是字体的特征：第一类是露锋行笔，结体宽散，线条粗细不均，风格略显粗犷豪放，包括第一、五、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七、四十九等十三支简；第二类是藏锋行笔，结体整饬，线条瘦劲均匀，风格含蓄内敛，包括除上述十三简以外的四十五支简。二是书写习惯，如第一简的“利”与第四简的“利”，第二十二简的“涉”与第四简的“涉”，第二十五简的“不”与第三十一简的“不”，第三十七简的“初”与第四十简的“初”等等，皆有明显差别。

楚简文字字体的不同对于研究楚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将郭店竹简的字体分为四类，并探索其渊源和学术流派（第53-63页）[3]。又如郭店楚简《缁衣》(第17-20页)[4]与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第45-68页）[5]同属一篇，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第61-66页）[4]与上博馆藏楚竹书《性情论》（第71-113页）[5]也属同篇，字体各异，皆可互相参照。这些内容相同而书体不一的战国楚简的存在说明，在先秦时期这些篇章有着不同的抄本，其文字的异同还说明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准此，目前公布的战国楚竹书《周易》五十八支简中存在着两种抄本，这一结论还可以从竹书《周易》的符号运用中得到证实，说详下文。两种抄本的发现对于竹书《周易》简文研究既不会带来明显的突破也不会带来影响，但对于竹书《周易》的符号研究却至关重要。

为便于分析，现将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名抄录如下，并在竹书本相应的卦名后标出其所用符号类别，属于第一类简文的，在卦名后加“★”，竹书符号残缺的标以“ ※”。

               首符     尾符

1． 乾

2． 坤

3． 屯

4． 蒙★  　　　 ※　　　※

5． 需           A       A

6． 讼★         A       A

7． 师★         A       ※

8． 比           A       A

9． 小畜

10． 履

11． 泰

12． 否

13． 同人

14． 大有         ※      B

15． 谦           B       B

16． 豫           B       B

17． 随           B       B

18． 蛊           B  　　 ※

19． 临

20． 观

21． 噬嗑

22． 贲

23． 剥

24． 复

25． 无妄★    　　※      B  

26． 大畜★        B       C

27． 颐★          D       B

28． 大过

29． 坎          

30． 离

31． 咸★          C       E

32． 恒            E       E

33． 遁            E       E

34． 大壮

35． 晋

36． 明夷

37． 家人

38． 睽            E       E

39． 蹇            F       F

40． 解★          D  　　 ※

41． 损

42． 益

43． 夬            ※      F

44． 姤            F       F

45． 萃            F  　　 ※

46． 升

47． 困            ※      F

48． 井            F       F

49． 革            G  　　※

50． 鼎

51． 震

52． 艮★          G       C

53． 渐            G　　   ※

54． 归妹

55． 丰            ※       G

56． 旅            G　　 　※

57． 巽

58． 兑

59． 涣            H        H

60． 节

61． 中孚

62． 小过          ※        G

63． 既济          ※        H

64． 未济

从以上符号的分布可以看出，在第二类四十五支简中需卦、讼卦、比卦的首符和尾符，师卦的首符，同属于符号A，共计七个，而且集中于今本第五至第八卦。大有卦的尾符，谦卦、豫卦、随卦的首符和尾符，蛊卦的首符，同属于符号B，共计八个，而且集中于今本第十四至十八卦之间。恒卦、遁卦、暌卦的首符和尾符，同属于符号E，共计六个，分别是今本的第三十二、三十三和三十八卦。蹇卦、姤卦、井卦的首符和尾符，夬卦、困卦的尾符，萃卦的首符，同属于符号F，共计九个，相对集中于今本第三十九至四十八卦之间。革卦、渐卦、旅卦的首符，丰卦、小过卦的尾符，同属于符号G，共计五个，除小过卦之外皆分布在今本第四十九至五十六卦之间。涣卦的首符和尾符，既济卦的尾符，同属于符号H，共计三个，分别是今本的第五十九和六十三卦。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每一类符号的分布都相对集中，只有小过卦的符号G处于涣卦和既济卦的符号H之间是个例外，而且，正如《符号说明》所言同卦同类符号是其常。由此，似可得出一个结论，符号A、B、E、F、G、H是竹书《周易》卦名分组的标志，至于每种符号统摄多少卦名以及每组缘何采用相应的符号，由于竹书《周易》只涉及到今本的三十四卦，且符号残缺甚多，一时还难以确知。

在第一类十三支简中第一简是蒙卦的末简，未存符号，《释文考释》以为上爻辞末有符号，朱色褪。第五支简是讼卦的次简，所以也没有符号。第八简是师卦的末简，未存符号，《释文考释》以为上爻辞末有符号，朱色褪。第二十、二十一简分别为无妄卦的首简和末简，首简没有符号，末简有符号B。第二十二、二十三简分别为大畜卦的首简和末简，首简有符号B，末简有符号C。第二十四、二十五简分别为颐卦的首简和末简，首简有符号D，末简有符号B。第二十六、二十七简分别为咸卦的首简和末简，首简有符号C，末简有符号E。第三十七简为解卦的首简，有符号D。第四十九简为艮卦的末简，有符号C。从以上简文符号的运用可以看出，同属于第二类的大畜卦和颐卦的首符、尾符皆不同类，解卦由于文辞残缺仅存一个符号，因而无法判断。艮卦的首简属于第二类，所以实际上也仅存一个符号而难以判断异同。但似乎可以看出在这类书体的竹书《周易》中同卦异符是常见现象，而且首符、尾符的运用也并不严格，如无妄卦首简就没有符号，颇疑蒙卦和师卦的末简本也没有符号，而不是《释文考释》所疑朱色褪去。此外，这些符号的形式虽与第一类符号相同，但其具体的形状却有别。与其书体相类，这些符号大多荒率，似是信笔由之，如小黑块左上有突起部分，而黑半框也相对草率，与第一类块状符号和半框符号皆规整统一明显不同。这些符号使用上的差异也可以说明，目前公布的竹书《周易》是由两种不同的抄本拼合在一起的。

竹书《周易》是由两种不同的抄本拼合而成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关于符号运用上的一系列问题，如首符、尾符同类和首符、尾符异类产生的原因，关于符号“匚”的意义的探索，关于残缺符号是否为色褪等等。

至于符号红、黑两色所寓的深意，濮茅左先生以为是与阴阳变化的理论遥相呼应的，红、黑两色符号的组合及变化意味着阴阳的转换（第259页）[1]。李尚信先生则从红、黑两色符号的运用次序角度分析认为，上篇是从阳到阴到阴阳的和合，下篇是从阴到阳再到阴然后达到阴阳的最后和合。故上篇天道的演化是三个阶段，而下篇人类的演化是四个阶段。并提出 “三段论”、“四段论”，甚至“七段论”的设想（第25页）[2]。两位先生的探索都颇具启发意义，但随着竹书《周易》存在两个抄本的发现，符号的运用就不再那么简单，也不能再糅合在一起分析，对于其意义的探讨以及与今本卦序有关的问题也随之复杂起来，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说详另文。

总之，从竹书《周易》的书体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彩色符号的运用及其对卦名的分类。相反，从这些彩色符号的运用差别中也可以判断竹书《周易》中存在着两个抄本，这一方面说明竹书《周易》有着丰富的版本来源，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先秦易学彩色符号不止一个系统，远比我们目前所认识的丰富。至于这些符号的红、黑两色及其组合形式所蕴涵的玄机，相信随着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一定会大白于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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